
引言

每談到香港華人（甚至是海外華

人）的身份認同（identity）問題時，很

多人總會以「糾纏混雜」、「模棱兩可」

來形容1，指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搖擺

不定、時東時西。有學者這樣形容：

「他們有時候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有

時候又認為是香港人」2，甚至會產生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糾纏不清、

相互剝削」的混淆狀態3，顯示香港華

人的身份認同，實在既非鐵板一塊，

長久不變，亦頗有一些矛盾尷尬之

處。

一　身份認同的塑造與互動

事實上，在探討香港華人身份認

同的孕育、塑造或是轉化等問題時，

我們一直認為不應片面地從「香港先

進、內地落後」或是「本地多元流行文

化興起而內地文化則趨向單一停滯」，

因而產生本土身份與中國人身份的差

異入手4，而應從主觀條件與客觀條

件的差別、「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

的拉扯，以及內心鬥爭與行為表現的

矛盾這三個不同的層面，並從其相互

影響的角度入手，才能更全面地理解

香港華人身份認同糾纏混雜、流動多

變的特質與核心所在5。

主觀條件是指個人感受、立場或

認知，客觀條件則是我們與生俱來的

一些基本特質；「自我認同」是指個人

對某種身份的認定和情感歸屬，「他

者認同」則是別人——尤其是主流社

會——對「自我認同」的審視與反饋；

至於內心鬥爭與行為表現，則是指個

人在綜合本身的各種特質、「他者」的

各種回應，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並

在反覆計算與思考之後所作出的不同

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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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實在既非鐵板

一塊，亦頗有一些矛

盾尷尬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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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有些自少深受儒家文化

薰陶的黃皮膚、棕眼睛、黑頭髮炎黃

子孫，移居異國之後，由於對國家民

族、鄉里宗親仍有濃厚感情的緣故，

他們很多時候仍會心存桑梓，縱使僑

居國有@種種政治、文化和法律壓

力，仍沒法禁制他們「心向中國」的主

觀意願。相反，某些僑居外國多年的

華人，就算他們聲稱自己屬該國的公

民，若未得到該國法律保障，並享有

與該國公民同等權利的客觀事實，例

如擁有僑居國居留權的身份證或護

照，他們一廂情願的認同往往亦顯得

毫無意義6。

再深入一點看，他們就算擁有了

「合法」的身份，諸如僑居國身份證或

護照等客觀條件，但總會因為某些與

生俱來的基本條件，而招來僑居國

（社會）充滿懷疑的眼光，認為他們與

僑居國的主流民族有別，甚至會在明

在暗間採取各種措施，將他們排除在

外，視作外人，很自然又會令他們既

尷尬又矛盾，因而亦容易滋生複雜糾

纏的認同情感。也即是說，身份認同

的孕育、塑造和轉變，不單要考慮主

觀的感受、客觀的條件，亦要注意到

「自我」及「他者」的互動，以至於內心

及行為上的拉扯等。

當然，我們必須指出，這種身份

認同上的糾纏不清，時東時西，很多

時只會出現在台、港、澳或海外華人

身上。身在中國大陸的（漢）人，顯然

較少會有這種感受，因而或者會對前

者的行為不甚理解，甚至會覺得他們

「不夠愛國、用情不專、得一想二」。

在討論有關香港身份證制度的發

展與香港本土身份的建立的專著中，

我們曾經概括地作出了系統化的分

析，指出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的差

別、「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的拉扯

這兩大層面的互動與影響，乃本土身

份抬頭的關鍵所在7。可惜，我們未

能找到一些具代表性的個案，進而探

討內心鬥爭與行為表現相互矛盾等問

題。何東（詳見另文8）與何世禮父子

的人生遭遇，恰恰既能強化前兩個層

次的互動，同時又可補充後一個層面

的不足，因而更能具體地說明香港華

人身份認同上的矛盾混雜與流動多變。

二　何世禮的生平述略

對年輕一代而言，何世禮（英文

姓名原為Robert Ho Tung，後改為Ho

Shai Lai）顯然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但

對上一代而言，則肯定是一個赫赫有

名的重要人物。一般而言，我們會以

「香港首富何東的兒子」或「國民黨將

軍」這兩個特定詞組來形容何世禮，

說明他的來頭與成就。何世禮確是生

於大富之家，父親何東及生母張靜蓉

雖同屬歐亞混血兒，但一直以華人自

居，日常生活與行為舉止均十分華

化。1906年，何世禮在港出生時，何

東已是一時巨富，在香港以至中國均

名聲顯赫，亦極具影響力。

何世禮年幼之時，母親張靜蓉為

他聘來前清秀才教導中文。年紀稍

長，何世禮入讀拔萃女書院（其時該

校亦會取錄少量男生），一年多後再

轉到皇仁書院就讀。完成高中課程

後，何世禮在1924年初手持吳佩孚及

齊燮元等軍閥的推薦信，在母親陪同

下北上，計劃報讀位於山西的保定軍

校。可是，受戰亂影響，該校關閉，

何世禮敗興而返。重返皇仁書院攻讀

大學預科期間，在父親的努力下，何

身份認同的孕育、塑

造和轉變，不單要考

慮主觀的感受、客觀

的條件，亦要注意到

「自我」及「他者」的互

動，以至於內心及行

為上的拉扯等。而身

在中國大陸的（漢）

人，顯然較少會有這

種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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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人文天地 世禮獲英國烏烈芝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at Woolwich）取錄，

並在1925年踏上了正規軍訓之途。

在英國完成兩年半左右的軍事訓

練後，何世禮在張作霖的「名義資助」

下，以「中國軍官」的身份轉到法國

方丁布魯（Fontainebleau），接受進一

步的軍事訓練，1930年畢業返港，然

後北上，投靠於張學良的軍中，並

經歷了「九一八事變」及熱河失守等

重大歷史事件。1933年，何世禮在

張學良推薦下轉赴美國利雲和夫參謀

大學（General Staff School at Fort

Leavenworth），並在1935年畢業後重

返國土，重投東山再起的張學良麾

下，參與「剿匪（共）」行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

發，何世禮雖然已返港省親，不在現

場，但仍因此遭解除軍職，到1938年

抗日戰爭迅速蔓延之時才再獲徵召上

陣。或者因為背景複雜，何世禮重披

戰甲初期，仕途仍然載浮載沉。直到

1941年，一來因美國參戰，使何世禮

早年留學美國的經歷與人脈關係受到

重視；二來則很可能因為他加入了國

民黨，真正獲國民黨接納，因而使他

有了一展所長的機會，令其個人權勢

與地位迅速冒升起來。

抗戰勝利後，一直在後勤支援並

在軍用物資調配方面表現出色的何世

禮，獲委任為東北兩個重要港口——

秦皇島及葫蘆島——的港口司令，負

責調配物資支援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地

區的戰鬥。由於戰事連番失利，國民

黨迅速失去了大陸的江山，何世禮

跟隨國民黨政府從東北撤往南京，之

後轉到華南，然後再退往台灣。他

在1950年獲委為駐守日本的代表團團

長，曾安排盟軍總部的最高指揮官麥

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訪台，並

推動了台北政府簽訂《對日和約》。之

後，何世禮被調往紐約，擔任中華

民國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轄下的軍事

代表，與聯合國內其他常任理事國的

軍事代表周旋，直至

1962年1月退役，在國

民黨軍中的最高職位為

二級上將。

退役後，何世禮返

港接掌家族企業，但在

打理生意——尤其是經

營《工商日報》之餘，仍

繼續為國民黨政府獻謀

出力，而《工商日報》的

立場更是堅定地支持退

守台北的國民政府，並

在中英兩國有關香港前

途問題上草簽了《中英

聯合聲明》後，宣布停

刊。之後，何世禮逐漸

淡出台灣及香港兩地的

直到1941年，因美國

參戰，使何世禮早年

留學美國的經歷與人

脈關係受到重視；加

上他加入了國民黨，

真正獲國民黨接納，

使他有了一展所長的

機會，令其個人權勢

與地位迅速冒升。

何世禮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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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圈子，並於1998年7月26日在港

島山頂的何家大宅安祥去世，享年

九十二歲。喪禮上，台北政府雖然送

來了中華民國的國旗及國民黨的黨

旗，作為蓋棺之用，以示表揚，但何

家後人最終婉拒當局美意，讓這個叱

à一時的風雲人物安靜樸實地走向另

一世界9。

三　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的
差異　　　　　　

單從上文有關何世禮的生平簡介

中，我們未必可深刻地感受到何世禮

身份認同的糾纏混雜和矛盾尷尬之

處；至於下文的討論，則希望可以將

這種狀態具體地呈現出來，從而解開

何世禮身份認同的心結。

雖然生於當時仍屬英國殖民地

的香港歐亞混血家庭，「外貌看似洋

人」，加上自少接受西方正規教育，

但是何世禮與父親何東一樣，行為舉

止、衣@打扮均十分中國化，並堅定

地「選擇」了「中國人」的身份，人前人

後均表示自己「祖籍」廣東寶安，乃

「中國人」。然而，很多時卻會因為本

身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之間存在@的

差別，而受到其他中國人或外國人的

懷疑與否定，認為他並非「中國人」，

認同「中國人」的身份乃別有目的、另

有所圖bk。

我們知道，在混血族群的眼中，

獲取社會認同和接納可說是極為重要

的事情，何東本身的經歷或許正是最

好的證明。由於華人社會一向「重文

輕商」，加上受文化及種族本位思想

的影響，「貌似洋人」而商業成就卓越

的何東一直覺得不受重視，就算是大

做善事，所得到的社會認同和尊敬，

似乎頗不對稱。受到這種因素的刺

激，當何世禮提出投筆從戎，以另一

種形式向社會作出貢獻時，何東不但

不加反對，反而給予很大支持，並動

用本身的人際網絡，替何世禮穿針引

線，顯示家族內部很可能亦希望藉此

表達其「一片赤誠」，從而爭取社會的

認同與接納。

支持何世禮從軍報國的同時，家

族內部顯然亦明白到他本身的外貌與

血統，實在有別於純種中國人，令其

主觀認同條件經常受到社會的挑戰；

加上出於當兵的實際需要，何世禮乘

1924年初北上報考保定軍校之便，先

行取道上海，透過當地的法院「裁定

為華籍」，藉法律程序的客觀方法，

確立自己「中國人」身份的基本條件，

希望藉此減少日後因為「貌似洋人」引

來的各種不便和爭拗bl。

雖則如此，由於何世禮在香港

土生土長，按英國的殖民地法乃英國

屬土公民，加上父親乃「香港首富」，

又屬大英皇帝冊封的爵士，其「英籍

公民」身份的客觀事實，顯然又不能

不被挑戰bm。或者是明白到個人身份

認同的「流動性」及「可變性」，當報考

保定軍校敗興而返之後，何東與何

世禮確實又想到了「英國人」身份是「另

外一種選擇的可能」。於是，透過何東

在英國的人脈社會網絡，何世禮獲

得了進入英國皇家軍事學院受訓的

機會bn。

在英國軍校受訓期間，可能由於

背景、生活、學習等受到歧視與排

擠，年少氣盛的何世禮據說曾經因為

認同「中國人」的身份以及反對殖民主

義等問題，與當地的同學或英國人常

有爭拗，最後做出「當場撕毀英國護

何世禮人前人後均表

示自己乃「中國人」。

然而，很多時卻會因

為主觀與客觀條件的

差別，而受到其他中

國人或外國人的懷

疑，認為他認同「中

國人」的身份乃別有

目的、另有所圖。



108 人文天地 照」的行為bo，甚至申請「放棄英國國

籍」，並在駐英國的中國公使館申請

中國護照bp，以行動說明自己認同「中

國人」的身份，否定「英國人」的身

份。當然，我們同時必須指出，何世

禮決定放棄英國國籍之時，其實正是

他計劃轉赴法國繼續深造之時；而沒

法獲得英國軍方取錄，讓他進入英國

的軍官學校繼續受訓，顯然正是他決

定放棄英國國籍的重要原因所在。至

於與何東素有交情的張作霖慷慨答允

給予何世禮「名義資助」，則讓何世禮

獲得了「中國軍官」的名銜，因而才獲

得了進入法國方丁布魯軍官學校受訓

的資格bq。

由於血統與外貌的混合的客觀

條件，歐亞混血族群確實既可擁有

兩個不同種族、民族或國家的身份，

但同時又可被這兩個不同種族或民族

所排斥、否認，變成了所謂的「邊緣

人物」br。至於如何走出本身的「邊緣

性」，進入任何一個種族或民族的中

心位置，不但要自我衡量不同種族或

民族的「排斥程度」，更要計算如何利

用各種條件減少損失，為自我爭取最

大利益bs。

事實上，很多土生土長，並自少

接受西方教育的香港人或者會有這樣

的經歷和感受：當他們到中國大陸旅

行時，總會覺得自己與內地的同胞有

所不同。在內地同胞的眼中，雖然香

港人與他們一樣擁有共同的膚色、種

族、血緣和文化，同樣屬於炎黃子

孫，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但行為舉

止、思想價值卻千差萬別，有時亦會

覺得他們「洋化」、「吃w爬外」，情況

就像何東及何世禮認同自己屬於「中

國人」時，往往會受到本地華人投以

懷疑眼光一樣。

四　「自我認同」與「他者
認同」的拉扯　

沿@這個角度，我們不難看到，

與其他同年代的香港混血兒或是戰後

在港出生的一代香港人一樣，在身份

認同的問題上，何世禮顯然正是陷入

了「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在拉扯過

程中所產生的矛盾與尷尬，令他十分

困擾。正如我們在探討何東身份認同

時提到，一直以「中國人」身份自居的

何東，自打破種族籓籬，搬到只許歐

洲人士居住的山頂地區定居下來後，

曾經在何世禮已屆入學年齡之時，打

算將他送到山頂的英童學校就讀，但

卻因「血統不純」問題遭到校方的拒

絕，令幼小的何世禮首次面對因為

身份認同或歐亞混血的問題而被「他

者」否定的現實，從而感受到本身客

觀條件不被接納，甚至遭人蔑視與排

擠的滋味bt。

進入皇仁書院讀書後，雖然我們

並沒找到何世禮因為「貌似洋人」、認

同「中國人」身份而遭排擠的確實資

料，但從當時的社會風氣和種族隔閡

的情況來看，何世禮在明在暗間遭到

歧視的情況，相信仍然無法避免。事

實上，從不同的文獻中，我們不難發

現，歐亞混血族群一向被貶稱為「鹹

蝦燦」、「半唐番」，甚至是難以入耳

的「雜種」、「野種」、「打亂種」等等，

顯示當時的社會實在不能一視同仁地

接納和對待他們ck。

正如前述，在香港出生而擁有英

國屬土公民身份的何世禮，雖然獲得

了英國軍方的取錄，入讀英國軍校，

但卻受到政府與同校同學的多方歧視

與排擠，令他十分氣憤，最後甚至鬧

出「放棄英國國籍」的事件。既然放棄

歐亞混血族群如何走

出本身的「邊緣性」，

進入任何一個種族或

民族的中心位置，不

但要自我衡量不同種

族或民族的「排斥程

度」，更要計算如何

利用各種條件減少損

失，為自我爭取最大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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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英國國籍，一心一意地做「中國

人」，何世禮的「中國人」身份是否從

此不被挑戰呢？從何世禮完成英、法

軍訓返國從軍初期的遭遇來看，情況

明顯與預期頗有距離。

由於「貌似洋人」，加上突出的學

歷、家庭背景（大富家庭）以及社會背景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這幾重特殊性，

何世禮加入東北軍之初，只能從低做

起。這種安排，美其名是為了體驗生

活，實質上則顯示他遭遇到「他者」不

同程度上的冷待與排擠，甚至招來了

懷疑的目光，令他一度覺得十分失

落，陷入了悲觀失意的尷尬境地，以

至曾經想到要脫離東北的軍旅，「打

道回府、返港經商」。由於好友甯恩

承苦苦相勸，最後何世禮才同意繼續

留在東北的軍中cl。

在甯恩承的協助下，何世禮與張

學良的關係漸趨緊密，軍階亦逐步提

升，並在1933年晉升為少校營長。或

者是認為自己在英、法受訓時所學未

專，又或者是對軍中待遇未盡如意所

採取的另類形式表態，何世禮在1933年

初日軍正瘋狂侵擾東北之時，選擇出

國深造，進入了美國重點軍事參謀大

學校，希望透過提升學歷而爭取「他

者」或上級的肯定與重用。

在美深造兩年畢業後，何世禮重

投失去東北後力圖東山再起的張學良

麾下。由於知識與學歷的進一步提

升，何世禮的職級亦略有上升，但實

際上仍未如理想cm。由1935年年中返

國，到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

前，重投張學良麾下已經接近一年半

的何世禮，官職只是上校大隊長而

已。從國民黨軍部在「西安事變」後為

@「清理」張學良及楊虎城部下而迅速

整理出來的兩份機密資料中，我們發

現，這兩位名揚一時的大將軍麾下，

團長或以上官階的將領中，鮮有接受

現代化西式軍訓的，而且達到大學學

歷的也不多，較為普遍的反而來自

「軍訓團」、「講習所」或「講武學堂」之

類的非正規或半正規軍事學校，有些

甚至只是「出生行伍」，目不識丁cn。

在那個「人才難得、學歷有價」的

年代，像何世禮這樣曾經在英、法、

美等西方國家接受過多年正統專業軍

事訓練，對現代軍事科技和戰術均擁

有深厚知識的軍事人才，可說是當時

中國軍隊內極為缺乏的少數精英，應

該是炙手可熱、深受器重才對，但何

世禮服務東北軍前後已有六個年頭，

軍階職位仍未達團長級別的情況，則

很難不令人聯想到是「他者」對他那

「貌似洋人、生於香港」背景持否定態

度的一些蛛絲馬Ù。

在那段漫長的抗日戰爭歲月，何

世禮雖然沒有因為出身東北軍系統的

緣故而被長期「打入冷宮」，最終在

1938年獲派上前線，參與大小戰鬥，

但據說後來卻因「脾氣」問題與上司張

發奎發生衝突，甚至因此拂袖而去。

從甯恩承介紹何世禮生平時採用頗為

隱晦的用語，甚至若有所指地以「虎

落平陽（被犬欺），受盡生平未有的艱

窘」來形容整個事件看來，何世禮混

血兒的背景很可能是關鍵所在，顯示

「他者」的排擠與蔑視，頗令何世禮耿

耿於懷co。

在身份認同的問題上，「虎落平

陽」之時，免不了會受到別人的嘲弄和

蔑視，就算是飛黃騰達、地位顯赫之

後，仍會招來人前人後的閒言閒語。

美國參戰抗日之前，由於中、美軍事

合作增加，曾經留學英、法、美等國

的何世禮顯然暫受重視。或者是為了

像何世禮這樣曾在西

方國家接受過正統專

業軍事訓練的人才，

在當時中國軍隊內極

為缺乏，但他服務東

北軍六個年頭，軍階

職位仍未達團長級

別，很難不令人聯想

到是「他者」對他那

「貌似洋人、生於香

港」背景持否定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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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懷疑、增加「他者」對自己的接納

和信任，青年時期對三民主義未必完

全認同的何世禮，最終在好友鄭彥棻

的引薦下，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宣誓

效忠中華民國cp，顯示其「中國人」的

身份最終得到了接納與肯定，因而令

其軍中待遇產了巨大的轉變。

五　內心鬥爭與行為表現的
不同　　　　　　

由於明白到本身主觀條件與客觀

條件之間的差異，很容易引起華洋不

同「他者」的排擠與否定，歐亞混血的

何世禮內心明顯曾經歷了一番痛苦的

掙扎與複雜的盤算，並在生活、求學

及工作等過程中，深深地體會到英國

社會的門禁深嚴，排斥程度遠比華人

社會高，因而與父親一樣得出了「行

人（華人）頭好過跟鬼（洋人）尾」的結

論，最後決定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

人」。

從某個角度上看，「行人頭好過跟

鬼尾」的這種實用性哲學可說是內心鬥

爭與理性計算的結果。理由很簡單，

在那個時代，由於歐亞混血族群通曉

中英雙語，懂得東西文化，在殖民地

的華人社會中可以發揮的機會較多，

地位亦較高，甚至可以充當華人社會

與歐洲人社會溝通的橋樑或代表——

即是「行人頭」；若果選擇做「歐洲人」

（或英國人），由於他們不被看作同一

種族，加上沒有政治後台，很多時只

會受到純種歐洲人的歧視，可以發揮

的機會反而極為有限，因而只能以歐

洲人馬首是瞻，跟從他們出出入入——

即是「跟鬼尾」。也即是說，若果選擇

做「中國人」，他們可以佔據華人社會

的上層位置；若然選擇做「歐洲人」，

他們則只能淪為歐洲人社會的低下

層，兩者的出路與結局可謂高下立

判、不講自明了。

從選擇以英國屬土公民的「英國

人」身份，前往英國皇家軍校受訓，

到面對當地社會的諸多排擠、抑壓與

蔑視，被當作「次等人」，之後再決定

以「中國軍官」身份轉往法國深造時放

棄英國國籍，高舉「中國人」身份，何

世禮確實應該深深地體會到「行人頭

好過跟鬼尾」的滋味，並在這個過程

中強化了本身認同「中國人」身份的層

次，希望畢業回國後可以立即加入軍

隊，實踐個人救國救民的理想。

雖然一心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中

國人」，但從加入東北軍初期受到冷

待，到1941年加入國民黨前的載浮載

沉，何世禮嚐到的，相信又是另一種

滋味，令他表現得既無奈又困擾。從

真正獲得「他者」接納，正式確立其

「自己人」身份的角度上看，加入國民

黨成為該黨一份子的舉動，既說明何

世禮已經歷了多重試探與考驗，亦暗

示他從此可以一施所長，讓其才能、

學識與人脈網絡得到充分發揮。雖則

如此，由於「貌似洋人」，加上家庭背

景與出生的問題相對複雜，何世禮很

多時仍會受到別人的某種誤解與歧

視，令他十分尷尬。

據王鼎鈞的描述，抗日勝利後，

何世禮因為後勤支援工作表現出色而

獲擢升為秦皇島及葫蘆島的港口司

令。駐守這兩個重要港口期間，當何

世禮外出巡察民情時，街道上的小孩

初初看到他時，會「以貌取人」地說

「洋人來了」，躲在大人身後不敢與他

相見，把他當作「洋人」，令他感到頗

歐亞混血族群若果選

擇做「中國人」，他們

可以佔據華人社會的

上層位置；若然選擇

做「歐洲人」，他們則

只能淪為歐洲人社會

的低下層，兩者的出

路與結局可謂高下立

判、不講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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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味兒，而他則會堅持跑到那些誤

會他的小孩面前，「總是用中國話鄭

重糾正：『我是中國人，不是洋人』」，

顯示他在身份認同問題上的執著cq。

或者正是自少便因本身的血統與

外貌問題而遭到「他者」或明或暗間的

嘲弄、誤解與否定，據說何世禮退休

返港主持《工商日報》工作時，曾經下

令該報不能採用「雜種」、「野種」、

「半唐番」等負面詞語來形容混血兒，

顯示何世禮的內心深處對自己的出生

與背景頗有一些忌諱cr。事實上，由

於「自我」的認同情感一向得不到「他

者」充分的接納、尊重和肯定，反而

受到否定與挑戰，何世禮與很多上

一代認同「中國人」身份的歐亞族群

一樣，十分重視中國的傳統文化，對

某些習俗或儀式更要求做到一絲不

苟，比很多純種中國人更為重視傳

統。

另一方面，為了避免授人話柄，

讓人覺得自己時東時西、立場搖擺，

何世禮一生的待人和行事，均表現得

極為小心謹慎，《工商日報》更一直堅

持支持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的立場，

嚴厲批評中國共產黨，直至1984年

11月停刊。他對國民黨的上層領導表

現出極大的服從與忠誠cs，似是害怕

辛苦經營並一點一滴積累下來的「他

者」對自己的信任與接納，會因某些

細節出錯而受到沾污或破壞。

由於政治立場的靠攏，何世禮眼

中的「中國」，當然是指「中華民國」。

退休返港後接掌家族生意之初，何世

禮仍十分強調自己的「中國人」身份。

但是，自從《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訂

而香港回歸已變成不能逆轉的事實，

當中外社會均將目光聚焦到香港的本

土問題上後，而與何世禮出生入死的

老一代國民黨人又相繼撒手塵寰時，

何世禮顯然亦逐漸減少參與台灣的政

治事務，並開始強調家族的「土生土

長、植根香港」，突顯其「香港人」的本

土身份。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何世禮家族

內部雖然最終決定結束《工商日報》，

但進入1990年代之後，顯然又曾經作

出調整，其中又以外甥（胞姐何錦姿

與羅文錦所生的兒子）羅德丞與北京

政府高層過從最密。與何世禮一樣，

羅德丞在1995年曾公開宣布放棄英國

國籍，改為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籍，令英國政府顯得十分緊張，很難

不令人聯想到大約七十年前何世禮放

棄英國國籍一事。香港回歸前，羅德

丞更一度被視為首任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的熱門人選之一ct，可見何世禮與

羅德丞等歐亞混血族群，對於新中國

的代表政府，已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

立場，其「中國人」的身份，相信亦已

注入了新的元素。至於這個「新他者」

對歐亞混血人士「自我認同」的看法，

則多少可反映在羅德丞仕途的起落跌

宕之上。

香港回歸前，何世禮首次以個人

名義損款給東北大學，支持當地教

育。回歸翌年，何世禮又重踏相隔近

半個世紀的東北土地，懷緬昔日投靠

張學良麾下時的情景，並在返港一個

月後與世長辭。在何世禮的喪禮上，

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國民黨均

有派代表出席。為了表示對何世禮一

生貢獻的讚許與肯定，台灣方面更送

來了國民黨黨旗及中華民國國旗，作

為蓋棺之用——一種十分崇高的榮

譽，但其後人則以「不想引來（特區）政

府尷尬」而婉拒了台灣方面的美意dk，

讓這位一生渴望能真正獲確認其「中國

香港華人與生俱來的

主要特質，雖然與中

國內地的漢族同胞無

異，但若從文化或是

思想層面來看，則可

說亦是「歐亞混合」

的，因而在身份認同

上很難避免地呈現出

像何世禮般的糾纏混

雜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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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顯赫人物——若果泉下有知——亦

很可能會不無感慨地走向另一世界。

六　結語

對一般人而言，身份認同實在並

非甚麼大不了的問題，基本上像膚

色、性別或種族一樣，是與生俱來

的，亦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對於那

些擁有不同膚色、屬於不同種族，曾

經在外國人統治下生活過，甚至是遊

走於不同政治團體的人而言，「自我」

所認同的某一種身份，或是扮演的

某一角色，並不意味@「他者」同樣能

接納，視之如「自己人」。可以這樣

說，當「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之

間出現分歧、客觀條件又與主觀條

件並不一致時，誤解與矛盾很多時

便會隨之而生，這樣，不但會令「自

我」感到尷尬、失落，有時甚至會因

此而造成傷害，或是帶來與「他者」的

衝突。

我們認為，香港華人與生俱來的

主要特質，雖然與中國內地的漢族同

胞無異，但若從文化層面或是思想層

面來看，則可說亦是「歐亞混合」的——

既有傳統中國文化和價值的沉澱，亦

有很多地方表現出對西方生活的追求

和思想的認可，因而在身份認同上很

難避免地呈現出像何世禮般的糾纏混

雜情愫，令人感到既困擾又迷惑，同

時亦頗為矛盾、尷尬。

事實上，在很多中國內地同胞的

眼中，香港華人雖然與他們一樣同屬

黃皮膚、棕眼睛、黑頭髮的炎黃子

孫，但其生活習慣、行為舉止，以至

思想價值等，又明顯混入了很多西方

的元素，因而呈現了很多不可抹煞的

差別。香港華人因而會被批評為時東

時西、亦東亦西，但又不東不西，甚

至被視作是《伊索寓言》中的蝙蝠——

當鳥兒打勝仗時，走到鳥兒一邊，把

自己當成鳥兒；當走獸打勝仗時，又

走到走獸一邊，把自己當成走獸，兩

面不討好，w外不是人。

然而，我們亦必須指出，香港華

人亦東亦西的身份，雖然會帶來矛盾

與尷尬，但卻提供了一個選擇，如左

右逢源的「齊人」，雖有不少煩惱，亦

令很多身不由己的人羨慕不已。若能

善於利用這種靈活善變的身份，自然

亦能促進溝通，為各方爭取利益，減

少矛盾。以何世禮為例，若他真的只

是一名「純種」中國人，在投考中國軍

校失敗後，而又堅持從軍時，多數只

能逆來順受地直接加入軍隊，由低做

起，當一名缺乏學歷的軍人，與當時

軍旅中的大部分軍官一樣。正是因為

多了一種選擇，何世禮的軍旅生涯和

遭遇才顯得起落跌宕、與眾不同，才

能在抗日戰爭後期（或是國民黨敗走

台灣之後）被委以重任，當上國民政

府與美國政府協調的溝通橋樑，情況

多少與香港人在英國統治期間能夠在

促進東西貿易及華洋文化交流方面擔

當一定角色一樣，既為自己謀取一定

的利益，亦為中國走向世界貢獻一己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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